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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寸，一尺，一丈，一里……又一寸一尺一丈一里……这不

是丈量里程，也不是行走，这是在爬；爬也算不上，就象一条受伤的

蚯蚓爬行在光滑的石板上，既吃力又缓慢，蠕蠕而动。龚天赐就这样

爬了很久很久，很长很长。或许有六个小时，也许是七个小时，说不

定只有六个半小时。他估约着离草场门该有三里多路程了，或许已有

四里地了，也可能只有三里。多一点，少一点，他已记不清了，此刻

他也无法能计算得清。他只想着这是人类历史上千古万代都稀罕见着

的大惨案，太悲惨了，真是惨绝人寰。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哪是怎么

也不敢相信的。  

龚天赐一边在挣扎着向前蠕动，一边在断断续续地追忆着近期南

京保卫战的情景……  

就在一个礼拜之前，龚天赐还参加了学校自发组织的 “抗敌后援

会 ”，前往淳化镇前线慰劳七十四军五十一师抗敌的将士们。亲眼目

睹了日军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步兵反复冲锋，坚守抗敌的我军伤亡

近千人，阵地没丢一寸。就在那天经过彻夜激战，英勇的战士们还从

日军手里夺回了下王墅阵地。为此他回城后还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报

导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战斗。  

所以，昨天晚上龚天赐欣然应邀，参加了首都新闻界组织的 “首

都报人慰劳抗敌将士公演 ”  

的劳军招待会。不过，在这个招待会上再没有什么要人露面。那

会场里挤满了一堂的伤兵，场内的怨气、烟气、臭气……使人难以忍

受。因此，他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出得门来一看，停车场已空空荡荡，先前停在这里的两辆美式吉

普和一辆奥斯汀已经开走了。这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顿使龚天

赐心中徒生一种恐慌而又凄凉的感觉，他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在他怵惕地望着夜空时，突然一声轰鸣，由紫金山上飞出的炮弹

落在后宰门炸响了，顿时火光冲天。这真应验了民间传说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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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打在后宰门。”龚天赐现在确信紫金山防线已

经失守，刚才的炮弹是日军为攻城而打的。  

天越变越黑，火越烧越大，是烟、是雾、火光夜色……谁也辨不

清了，也无人有心思去辨别它。这似云似雾似烟灰朦朦地霭色覆盖着

紫金山脉。巍巍紫金山，象一条巨龙盘亘在南京城的东郊，这里自古

就是南京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从六朝开始，此山就是古都的名胜游览

之地。沿山的周围有大小寺庙、庵堂共七十多处，当年梵音四起，钟

磐相闻。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传闻软事，留下了许多名人的翰墨华章，

为中华传统文化绘了浓重的一章。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伟大的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就坐落在紫金山第二峰——又名小茅

山的南麓。它的东边有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 “灵谷深松 ”，西边还有东

吴孙权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山南山北还有许许多多历代将

相、名人志士的陵墓。此山处处名胜，风景座座古迹，既有自然天成

的山林野趣，又有人工匠心的建筑杰作。往日晴云萦纡，霁颜顿开的

紫金山美丽清新的景色全然不见了。今日的紫金山面目全非，十分惨

烈，令人可怖。  

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紫金山不仅仅都是风光秀丽，也曾饱经了

许多次战乱之苦。东晋的苏峻之乱，梁代的候景之乱，隋军平陈，岳

飞抗金，朱元璋攻占南京，清军围攻太平军，辛亥革命光复南京都在

这里摆开过战场。这些场战争虽有刀光剑影的悲壮撕杀，但也有许多

的辉煌和荣跃。这座山东西蜿蜒长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三峰

并列，海拔四百陆拾多米。为南京周围地区的群山之冠。山高路险，

天然成为南京的一大屏幛，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首都卫戍司令

长官唐生智，表示要和南京共存亡的感召下，守城的军队在山中挖了

岩石，开出了一条可以让一辆汽车通过的道路，而且每隔十来丈的地

方，就架有一门颇先进的大炮。按此阵势，加上南京的十多万守军，

只要有韩铁军营长的那种奋勇抗日杀敌的精神，是完全可以和来犯的

日军拼一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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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两个日军大佐率领的日本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刚从

镇江出发的时候，要大家 “稍安勿躁 ”的唐生智卫戍司令长官首先躁动

不安起来。从而使两个日军大佐率领的第六十五联队，一路上没遇上

什么阻击，这使在追击中的日本军队的官兵情绪极度兴奋，在这样的

战线上连战连胜，个个都是骄傲非凡，得意忘形，残暴之极。  

当时防守在乌龙山炮台、幕府山炮台和附近地带的国军第十八师、

第三十四师，第八十八师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队等共有两叁万人，结

果不战自溃。两处山上用来阻击日本军队的炮台，在日本军队到达的

时候，阵地上的守军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有不少残兵败卒来不及逃跑，

为避开日本军人的视线，就潜入了紫金山的密林中，心狠手毒的日军

采取火攻，在隐藏着守军的森林四周放起火来。刹时间浓烟滚滚，火

海一片，日军仅有五十来人在火海外等候着，从烟熏中逃出的几百名

守军全部做了俘虏，还有不知其数的守军在大火中被烧死……残暴成

性的日军，不仅放火，而且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他们把从

熏烟逃出主动向其投诚，已经放下武器的几百名俘虏也全部杀掉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日本初级军官进行杀人比赛，就发生在紫金山麓

的 “灵谷深松 ”之处。那个中尉一下午连着杀了一百零五人，与其比赛

的少尉在同一个时间里杀了一百零六人。中尉不服气，也不认输，发

誓还要与少尉继续比下去，但今天投降的守军俘虏已被其他日本兵杀

光，那个中尉才悻悻地对少尉说，等下次抓到俘虏时他俩再比。这那

里能称其为人呢？实足是两头疯狂的野兽，是地狱里的杀人魔鬼。  

在国民政府内迁时，学校也组织了内迁，龚天赐本来是可以随校

内迁的。他想自己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抗日的，怎能还没看见日本人

就吓得往后方跑呢！自己硬是要求留下了。几天前他就听说日军已经

兵临城下，并首先攻占了紫金山，摆着一付居高临下的架式，正在攻

中山门和太平门。城里的市民人心惶恐，于是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出

来辟谣，要求大家 “稍安勿躁 ”。  

其实唐司令心里早就不安，情绪十分浮躁。就在昨日拂晓，日本

的陆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强势进攻。日军飞机越过了朱皇帝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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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高大城墙，在城里狂轰烂炸，日本陆军直逼城垣，步兵在铁甲车

的掩护下，向守城的多处城防，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守城的第

五十一师官兵英勇拼杀，恶战多时，第三 0 二团团长程智阵亡，营长

以下官兵伤亡 1700 多人。尽管守城的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作战，

决心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坚决和日本鬼子拼到底，保卫首都，保卫中

华。然而，当唐生智把南京战况电告已经逃到武汉的统帅部后，蒋介

石及其高级幕僚们比唐司令更加浮躁不安，忧心忡忡，反而丧失了抗

战的信心。  

本来就慌了神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当日中午接到了蒋总裁的

电报，这个曾向新闻界发过誓言，“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

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 ”此刻，这个卫戍司令长官，一下就变成

石坝街的婊子了。他一边叫人通知各军军长来长官公署开会，一边紧

急与副司令等人商议司令部的逃跑计划。  

唐司令坐立不安的等到各军军长陆续到齐，他便草草念了蒋总裁

的来电，由于他那浓重的方言土音加上心急念得快，到会的军长们几

乎都没听清。电文中只有一句话他念得既慢又重， “……如情势不能

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  

唐司令念完电文，即刻叫罗副司令把参谋部拟好的撤退命令发给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散会，各军军长便慌慌张张的离开了。唐生

智留下守备在下关一带的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要求其所部掩护卫戍

司令部的首脑及主要警卫兵力渡江。宋军长遵命并全力护卫着唐生智

及罗卓英、刘兴等首脑，还有司令部的机要人员和主要警卫兵力，从

下关的海军码头乘船渡过了长江，首先逃之夭夭……  

唐生智怎么也没想到，由于他指使的参谋部按排的撤退计划不当，

造成了撤退中的大乱。其实在他召开撤退会议之前，城西南的守军已

有不少部队向下关方向退来，而守卫挹江门的七十八军官兵根据卫戍

司令长官的命令，不准他们通过挹江门往北撤，这不仅造成了两支部

队之间的磨擦，也使西南方面退来的部队人数越集越多。等到撤退命

令下达以后，挹江门内已经密集如麻的官兵，外加城里已听到风声的

4



市民，象蚂蚁一样涌过挹江门沙包间的狭窄通道，潮水般涌向了江边

码头。本来就毫无准备的码头停泊的船只很少，急于逃命的军民万人

争抢渡船，失去指挥的官兵任意鸣枪，造成逃亡的难民心里更加恐慌，

码头上秩序异常混乱，谁也无法控制。上了船的又因人人争渡而超载

极其严重，行至江中心经不起风浪的颠簸，有的人被挤掉到江水中，

有的小船被浪掀翻而沉没了，有许多官兵因抢不到船，就拆来店户门

板，捆成木筏，行至江中心由于水浪汹涌，又不善驾驭，几经胡乱折

腾，也惨遭了灭顶之灾，淹死在江中……  

由宋希濂亲自率领的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在护送走了唐生智等人

之后，即刻从金川门悄悄出城，欲偷偷地从英国人所办的和记洋行附

近渡江。这一举动被滞留在江边其它码头上的部队发现，大家一窝峰

的向这边拥挤过来争抢渡船，一下子把三十六师的队伍冲得零乱不堪。

兵败如山倒，象宋希濂这样有准备渡江的三十六师，渡过江去的人数

还不到一半，没能渡过江的官兵占半数以上。那些毫无准备的部队能

够渡过江去的人数更少得可怜了。被涛涛江水堵阻着的十多万官兵既

没能渡江，又无能力突围，既失去了长官的指挥，又丢失了手中的武

器，凄惨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了……  

南京保卫战的惨败及此刻下关江边发生的一切，龚天赐是一无所

知的，他也无法可知。他那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他真正抱定的与南

京共存亡的决心，使他到了愚忠的程度。自古平民百姓总是受着弄权

者愚弄的，越是真诚的信奉者，受害就会越深。而那些发出最能激动

人心的誓言的当权者，却是最难实现自己诺言的人。  

时间还不算很晚，街上的人已很稀少。龚天赐想找一辆黄包车都

没有，他无可奈何，只好步行着往回来。他走着，走着……这场虽在

意料之中的劫难，竞在意料之外的时刻降临了。身后不远处响起了密

密麻麻的枪声，枪声很快向这边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枪声中

还伴随着叽哩哇啦的日本鬼子的吼叫声。顿时街上有许多人狂奔乱跑

起来，有人边跑边喊， “日本鬼子进城了！ ”“狗日的日本鬼子杀人

了！ ”“日本强盗放火了！ ”奔跑着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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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光着背，有的光着脚，还有赤条条的男女杂夹在人群中也顾不了

羞，不顾一切的在逃命。  

龚天赐尽管常常准备着这场灾难出现时的对策，而当这样的灾难

场面真正出现时，他却没有一个对策能对付了。他感到此事发生得异

常突然，更是手足无措。他想尽快地跑回地处国际安全区的学校内，

以求得斯迈思博士的保护。他同校的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是美国人，

他还担任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他曾私下向龚天赐透露过，

日本人对南京只是围而不攻，企图缔结城下之盟。何况他们任教的这

所金陵女子学院又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并地处 “国际安全区 ”内。  

龚天赐随着人流跑得气喘吁吁，脑海中的思绪象街上狂跑的人群

一样乱。斯迈思的预言已经破灭了，他现在还能保护我吗？现在是日

本人和中国人开战，他作为美国人是受外国侨民保护的，可自己毕竟

是中国人呵！想到这里，他觉得安全区内也不一定会安全。再说日本

鬼子追得这么紧，全城到处都一片混乱，现在跑到了何地？他已迷失

了方向，象这样的无序乱跑，怎能跑回学校呢？  

这时，龚天赐已能听到橐橐沓沓的日本军靴声，间或有街道两旁

门窗玻璃被击碎的声音，还有树枝和房顶上瓦片的炸落声。一盏盏路

灯在噼噼叭叭的枪响中熄灭了。混乱又黑暗中的他更增添了几分恐慌，

他觉得自己身上所有的骨头都变软了，小腿肚子在抽筋，呼吸更加急

促起来。他夹在人群中吃力的跑着，后面已追赶上来一群哇哇乱叫的

日本鬼子。人群跑动的速度越来越慢，这并不完全是体力不济的原因，

是因为在奔跑中已有不少人中弹倒下，这些倒下的尸体和重伤不能再

跑的人堵塞了道路。他一跑一扑爬，已不知从多少尸体上爬过，浑身

已沾满了鲜血。他腿脚发软，全身都在颤抖，牙齿磕碰得嗒嗒的响，

此刻他确切地感到了灵魂即将要脱离躯体似的恐慌。当日本鬼子紧紧

追跟上来的时候，他摸摸爬爬实在是爬不动了，索性趴在死人堆里不

动弹了。于是，他看到一个丧尽天良的日本兵对一个正在呻吟的妇女

强使了兽性之后，又用刺刀戳穿她的两只乳房。不远处又见一个失去

人性的日本兵扒下一具女尸的内裤，掏出自己的发情物，对着那女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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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部撒了一泡尿。还有一个无耻的孬种割下了一个光身男尸的生殖

器，塞进一个女尸的嘴中……惨剧还在继续，这些目不忍睹的凄怆情

景把龚天赐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正蠢蠢欲动，一只有力的手按住了他

的脊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并听到一个低沉而严厉的声音，“你

这不是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他知道这大手、这声音全都是好意。

他趴着一动也不动了。  

绝望的求救声中，在单发的枪声和刺刀划破肚皮的惨叫声中消失。

还有各种垂死的拼杀声和日本鬼子的得意狂笑声从不远处不断的传

来……  

天将拂晓的时候，龚天赐这才觉得身边死一般的寂静，四周也听

不到什么声音了。他身旁那个穿褴褛军装的大汉一跃而起，扶起他之

后，说： “中国有句古话，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兄弟多保重

呵！后会有期。 ”说过，那大汉向他恭恭手，朝着一条僻静的小巷飞

奔而去。  

龚天赐愣怔怔的听大汉说完，直到大汉告别时还未幌过神来，他

屏神静气的看着大汉远去的背影，这才仿佛是认识这个人。他猛然想

起这大汉不就是多年不见的韩大哥吗，正想叫住他，动神速的大汉已

不见踪影了。于是，他也朝着那条僻静的小巷追赶着跑去，然而他这

文弱的书生，怎能赶得上已是国军营长的韩大哥呢！大汉就是韩铁军，

是在接到命令后，从光华门城头撤退下来的……  

龚天赐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从淳化镇前线回到南京城里以后，

这个星期的南京保卫战打得是何等的激烈残酷。有许多热血爱国官兵

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为国损躯。血战是极其惨烈的……

然而，淳化镇终于失守了，日军很快就占领上坊、市井、高桥门；另

一路日军乘坐着小火轮沿外秦淮河向南京城开来。  

发源于溧水县境内东庐山的秦淮河，穿过江宁县在秣陵关汇合了

沃于句容县宝华山的东源一同向北流。穿过外城高桥门以后，便缓缓

地淌起来，也许是长途奔波有些疲惫了。一直流淌到梅家廊就拐了一

个大弯。河面忽然变得宽阔开来。幽幽的河水在七个桥瓮下发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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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仅宽阔更显得深沉。七桥瓮建于明洪武初年，桥身用花岗岩砌成，

结构严谨，坚如盘石。高高耸立在这段宽阔河面上的这座桥，在朱元

章坐上皇帝开始就成了拱卫都城的门户。后来的太平天国曾两次在这

桥上打败清军，这桥在中国历代战争中都曾为守护南京城建过功勋，

几百年来，早已成了 “金陵帝王洲 ”的一大象征。用兵的人提到这座桥，

便会想起它对南京整个城池生死存亡的关系。七个桥墩均呈梭形，以

减少水流的阻力，桥墩两头巨石上雕刻着分水兽。桥拱上方两翼，各

雕塑着十五只兽头，显得十分壮观。  

自今年七月七日，从北京郊外芦沟桥日本人点燃的战火，很快就

波及到了华东地区，才仅仅五个月的时间，日军把战火烧到了南京郊

外的这座古桥。当日军的小火轮沿着秦淮河开到桥墩两头巨石上的分

水兽胡乱开枪。从公路向南京城进攻的日军，用铁甲战车的履带，无

情地压在这个壮观的桥面上。疯狂日军盲目扫射，肆虐的摧毁了桥拱

两翼的雕塑。自古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在这座桥上总有几番激烈的争

夺战，而今桥头却没有一个守军，大概日军觉得不够刺激，故才对着

桥上的雕塑盲目肆虐的扫射。日军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大校场，又顺利

的通过了中和桥，耀武扬威的住进了通光营房。  

在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

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伸出在外，

有的还在挣扎，有的在招手求救，活象一幅今世的地狱图。日军的铁

甲车轰隆隆地飞驰而过，不仅压烂了数不清的尸体，同时也压碎了那

些还没有死，在挣扎、在招手求救的伤兵和受伤的平民。从铁甲车履

带辗过的尸体上，活着的受伤者身上，散发出十分难闻臭气混合着血

腥味，再掺和着硝烟弥漫的污浊空气，使人犹如置身于血池的地狱或

是焦热的炼狱之中，一片惨绝人寰。  

守卫光华门的教导总队官兵，充分利用明初洪武皇帝当年修筑的

城墙，紧闭城门，垒起沙袋，将日军阻在了古城之外。然而日军再不

是几百年前用长矛、大刀加弓箭的兵卒，他们除了武士道精神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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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时非常先进的机械化装备，靠朱皇帝用土石砖块堆起来的城墙

是挡不住的。  

日军将布阵在当年朱皇帝未修筑成功的外城墙——高桥门附近的

山炮部队，向光华门猛轰，泥沙与砖块筑起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炸碎的城砖和泥沙顿时向外倾泻，一小股日军乘隙从滩滑下去的泥沙

堆上爬进城来。怒火中烧的守城士兵，在营长韩铁军的带领下，个个

奋勇战斗，很快就将这一股日军消灭了。  

城墙仍然随堵随破，随破随堵。日军仍不断的从炮弹炸开的缺口

冲入城来。守城的官兵们奋勇将冲进来的日军统统消灭。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组织了一支精捍的队伍已突入到城门洞内。

这对守城和防卫是极大的隐患，韩铁军营长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用

绳索从城墙上吊下去，用机枪手榴弹把钻进城门洞里的日军全部消灭

掉。当夜，日军又从通光营房内挑选组织了第二支队伍再次突入到城

门洞里。教导总队二团韩营长亲率战士将松开口的汽油桶从城墙上丢

到城门洞口，投下火种，这时突入到城门洞内的日军就象灶堂里被火

烤的乌龟，乱爬乱叫。这时韩营长又派出一排英勇的机枪手，突然把

内城城门打开，十几挺机枪乘敌人大乱的时候，向日军猛烈地扫射，

再次全歼了隐蔽在外廓城门洞内的日军。光华门守军的智勇双全，浴

血奋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大大挫伤了那些耀武扬威进住通光营

房的日军锐气，使光华门至通济门一段的城防信心加强，战况也转危

为安。  

韩铁军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但按撤

退计划已无法突出城去，这才遇到了龚天赐。  

一寸，一寸，又一寸，再一寸……  

龚天赐蠕蠕的爬着，并且越来越吃力，他腿上还有一颗子弹，伤

口还在流着血，血悠悠忽忽地已经淌了很久，不知是流干了，还是别

的什么原故似乎已经有所收敛。人逢绝境，身上总有一股顽强的求生

力量。他想再往前就可能是西康路，到了西康路就是安全区了，也许

那里会安全一些。这就是他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维系着求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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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体在一寸一寸的向前蠕动，脑海里却象长江狂涛一样在倾泻，

在翻滚……  

龚天赐直觉得触目生哀，涂膏凝血。他迅速地离开了伏尸残骸盈

塞的街道之后，也不知穿过了多少从未走过的小巷，绕了多少弯路，

也没有走到安全区，他在慌乱中迷了路。于是，他只好随着无数难民

和已无法撤离又无能力抵抗的守备军人落荒逃出了挹江门，城外人流

象潮水一般向中山码头涌去，也有许多人往下关的其它码头去找退路。

然而，十三日拂晓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插入了下关守军的许多阵地，

接着又紧追撤退的宋希濂残部。  

龚天赐随着人流挤到了中山码头，面前只有涛涛的江水，没有一

艘可以渡江的船，后路已被断绝，两侧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走。绝望

中的人们会游泳的毫不犹豫的跳下了冰冷的江水，还有的人搬张桌子，

抱一根圆木，趴一块木板……抓住了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不顾冰冷

的江水彻骨，只有一个愿望，渡过长江去才有生的希望。只有江面上

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在浮动，数万人的身影和头颅把江面的水遮得严严

实实，所有的人都在拚命地向浦口游去。  

此时，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由镇江开来，溯江而上，对漂游在江

中的人群进行了地毯似扫射。在日本海军战船到达下关江面的同时，

前一天在芜湖渡江的日军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也抢到了长江北岸的

浦口码头。这就完全实现了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南京的理想包围

计划。  

最先游到对岸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子弹就穿心而过，沾满鲜

血的肉体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便沉入进了滔滔江水之中。游在后面

的人这才猛然醒悟，原来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浦口码头在等候着了，

江中的人再想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日军轻装甲中队已挺进到了下

关，聚集于长江南岸，用机枪猛烈地扫射正漂游在江中毫无反击能力

的撤退官兵和逃难的平民百姓。  

在此期间，日军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方面的五个城门截

断了城内许多守军的又一方向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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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车大队一起也赶往下关，进入到挹江门附近，同撤退至下关地区

欲渡江的守军进行断断续续的战斗。随后日军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从

城西南方向一路扫荡过来，直到下关江边。从南京城里逃出来的市民

百姓，还有下关本地的住户居民，混杂在没有来得及渡江的守军队伍

里，其中还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统统遭到了机枪、步枪的扫射，

遭到日军刺刀的杀戮，遭到日军铁甲车的辗压，大路上枕藉着被枪杀

的尸体重重叠叠，有的地方堵阻的连日军装甲车也开不起来了。于是

日军就往这些堆得高高的尸体上浇上重油，点上火焚烧。在许多堆被

焚烧的尸体中，不仅有许多妇女和儿童，甚至还有些活着的人，本来

是很繁华的下关街道，眼下几乎全被烧毁了，情景极其凄惨，惨不忍

睹。  

江岸上的情景凄惨，江中的情景更加惨痛，两岸机枪齐发，子弹

象雨点般密密麻麻的打在江面上。这 “雨点 ”的稠密。这 “雨点 ”的狂恣。

这 “雨点 ”的排闼挺进。这 “雨点 ”的震颤抽搐。就象是有人把天上的银

河猛地折翻，让无数的星星倾泻而下一样。不一会功夫，一幅无论如

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然而确实实在在的展现在眼前。  

七、八百丈，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

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血流成河 ”在这里运用再不是

夸张的形容词，整条江里流淌的再不是黄橙橙的江水，而是数万南京

市民鲜红鲜红的血。死难者中有老人，也有儿童，有男人，也有女人。  

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象 “木排 ”一样密密扎扎的排列着，从江边排

到江心，从南岸排到北岸。由于尸体排的密，显得十分拥挤，因此漂

流得很缓慢。从上游排到下游足有几里路远，由下游朝上看去，江面

漂浮的尸山接连不断，是无法看到头的，扬子江的确成了 “死尸之江 ”。

在南京持续了六个多星期的大屠杀，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三十万

南京人被杀，尸塞长江，遍地冤魂，惨绝人寰。  

龚天赐凭着他从小在江南水乡练成的好水性，又在美国留洋时接

受过加利福尼亚青年志愿者救生课程的训练，学会一套快速游泳和深

度潜水的技巧，还应聘在 “洛维尔海滩公园 ”当过海滩救生员，担负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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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者的抢救工作。所以他成功的躲过了日本鬼子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

他正企图在尸山中漂到下游去。当然在这些尸山中除他之外还有极少

数的幸存者。就在此时日本海军的驱逐舰溯江而上，给予那些可邻的

幸存者最后一击。  

龚天赐发现的早，巧妙的避开了驱逐舰的撞击。他一个潜泳便躲

到了岸边。一直等到日军的驱逐舰开走以后，似乎平静了的时候，他

才注意辩认江边的地点。这是一个运煤的码头，码头上冷冷清清、空

无一人，靠近码头不远处是一座大蓬似的仓库，靠近仓库的江边有一

列车厢翻倒在水中。他想不能冒然上岸，思索了一会，决定先潜游到

那列倒在水中的车厢旁，再躲进车厢对岸上观察清楚以后再作打算。 

龚天赐从淹在水中的车门潜进车厢，刚刚爬到那悬在空中的半截

车厢的一个窗口对外观察时，就见到几个日本鬼子从那座大棚似的仓

库里押了十来名中国青壮年出来。他顿时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然

而心里慌得利害。他想这些青壮年是南京平民，还是放下武器的士兵？

日本鬼子把他们押出大棚来干什么呢？恐怕又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吧！

想到这里，他腿肚子哆索起来，他竭力的控制着，不让自己滑到水中

弄出响动，从而招来横祸。  

被押的人大约走到离江边不到一尺的地方，十来个人呼啦一下全

冲着日本兵跪下了。他们呜咽着喊叫起来。粗野的，沙哑的，委屈的，

伤心的，哀求的，绝望的在向日军求饶……躲在车厢中的龚天赐由于

悲愤交加已无法听清他们在呼号些什么。这时突然传来日本鬼子疯狂

的狞笑声。  

还没等笑声结束，被押的那十来个人的叫喊声突然中止了。他们

突然都站了起来，愤愤地都朝传来狞笑声的那个日本军官瞪圆了双眼。

那个军官也中止了狞笑，杀气腾腾地做了个很古怪的手势，紧接着三

挺重机枪和所有的步枪一起响了。所有的枪口都死死对准了这些手无

寸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中国人。  

躲在车厢里的龚天赐看见头几个人被击中，吾着腰，重重地摔倒

在地上，在地上蹬腿、抽搐、滚动、反弓般撅起、挣扎着又跌入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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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怒火万丈，真想冲出车厢与这些日本强盗、杀人狂拼上一

下……  

子弹辟啦啦的飞到车厢板上，把车厢打了无数个窟窿，这样的阵

势，恐怕他出得车厢，不等迈步就要被这些子弹打穿了。他又想起韩

大哥与他匆匆告别时的嘱付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子弹卟哧卟

哧往那些已倒下的人肋条里、脊背里、腿股里、肚皮里、脑袋里乱钻，

溅出了很多滚烫的血汁。由于无法接受这个血肉横飞的场面，他已经

头晕心烫，胃里翻腾得直想呕吐，又怕弄出声来他硬憋着，脸色顷刻

间青白了起来，他已经神智不清了。  

龚天赐醒过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江岸到江边的水中已堆了

千余具被杀的尸体。屠杀还在继续，他们十个一批用步枪点射，这些

残忍的日本兵既象把中国人当活靶子在练枪法，又象是在做杀人比赛

的游戏。这样的屠杀，给他的刺激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又在想这些

被杀的青壮年，是士兵还平民？是平民百姓，他们死的太惨、太冤

了……是放下武器的士兵那就死的太不值、太窝囊了。他们若不放下

武器岂不是可以象淳化前线五十一师的将士那样与这些日本鬼子拼

搏一场，即使死了，那是多么壮烈的呵！  

车厢的另一面窗，正对着落日余辉映照之中的江面，浸沐在灿烂

辉煌晚霞中的江水，仿佛变得更加鲜红，也不知是晚霞映红了江水，

还是江水染红了晚霞，不，也许都不是，而是南京人民的鲜血有许多

飞溅到了天上，有许多流进了长江，所以使得水天变成了一色。  

江面上的浮尸还在缓缓的流动着。雾一般的暮霭徐徐从江面升起。

苍凉的幕府山刀削般壁立在长江南岸，上千百年以来它虽历尽沧桑，

也曾记述过这金陵古城荣耀和悲壮，听滔滔长江诉说和歌唱。此时对

面前出现的这一幕悲惨情景，它变得目瞪口呆，一刻比一刻变得幽暗，

越发变得深蓝，越发变得凄惨……  

不知是天黑了的原因，还是那些日本杀人狂们杀累了，玩腻了，

他们不再十个一批地杀下去。他们将仓库大棚里所有剩下的几百人全

部押了出来，又架起了重机枪向这些无辜的中国人猛烈的扫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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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所有遭屠杀的人不仅被打得血肉横飞，几乎

个个被打得稀巴烂。而后全被掀入江中。  

一寸，一寸，又一寸……龚天赐在万分艰难、痛苦、吃力的蠕蠕

地爬着。他那受伤的腿已经失去知觉，再也动不得了，现在全凭双臂

的力量在撑着往前拖那受伤的身子和双腿。他再一次辩认一下已爬到

的地方。当他认定已经爬过了西康路，进入了安全区，不知是劫后余

生的喜悦，还是遭九死一生惊吓的后怕，他这时全身再没有一点力气

了。于是他躺在路边再也挪不动一下，似乎象死一般的昏晕过去……  

龚天赐在煤炭港江边车厢躲了整整一天，当天完全黑了以后，他

十分冷静地分析了严酷的现实和形势。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是由上游的

芜湖，下游的镇江，上下夹攻的。他若想顺着长江不管朝上入下都是

很难逃脱的，再说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实在已没有那个精力，又加

上饥寒交迫。于是又想到还是逃回地处安全区的学校。他想由下关直

接进挹江门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段去安全区的路程又比较远，路上会

遇上很多麻烦。他计算了一下安全区的范围。  

从城外进城，最短的距离是汉西门，其次就是草场门了。他计划

好路线，顺着江边游进了老河口，又顺着护城河摸到了草场门。  

他见此处比较僻静，城门口似乎无人把守，只有一两个日本兵抱

枪在昏暗城头上打瞌睡。他便悄悄地爬上河岸，又慢慢地爬到城门口，

这才偷偷的溜进城来。进城后他又轻轻走了十多丈远之后，胸口才象

有一块石头落下，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股冷风钻进了嗓子眼，呛

的他忍不住地咳了两声。  

这时，城头上的日本鬼子叽哩哇啦的叫了起来。龚天赐一听到日

本鬼子的嗥叫声，他拨腿就跑。城头上随即响起了枪声，身后一梭子

弹紧贴住他的头皮擦过。他顾不上危险，他已看透了日本鬼子的残暴，

不跑等于等死，跑过去说不定还有生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枪弹，他

不再直线跑，他跑着 S 形的路线。  

枪声越来越紧，子弹越来越密，一粒子弹穿透他的衣袖，从腋下

擦皮而过。他仍在拚命的跑着，跑着，跑着又一粒子弹打中了他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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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血象泉水般的往外涌。他用右手捂住伤口，继续往前跑。突然

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左腿，这下失去了重心，便重重地摔倒在地

上……龚天赐心中一凉，头脑里嗡嗡炸响。他的腿脚发软，再也站不

起来，更不别说跑了。他反而平静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想等鬼子

追上来好与他们作最后的一搏。人逢绝境，会生出许多拚死报复的念

头。只要不怕亡命，弱者便是强者……他等了好一会，枪声停了，但

却不见有日本鬼子追过来。他这才拚着命的往前爬来……他一直爬到

现在，确实是再也爬不动了！  

第二章  
十三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子，是个灾难性的数字，这个灾难竟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降落在东方大国的首都——南京人的头

上。  

座落在宁海路旁的一座美式洋楼，是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

使馆的所在地。在楼顶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这簇崭新的旗帜

是今天早晨刚刚换上去的，他不仅巨大，而且色彩鲜艳夺目。这是在

告诉交战的中日双方，在星条旗飘起的地方，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地，

这就让交战双方感到，无论谁触动了第三国（特别是强大的美利坚合

众国）都会引来严重的后果。于是，三块不同色彩的布条拼在一起，

升上屋顶，便象法力无边的保护神，可以隔开战争使流血被推于围墙

之外。也正如当代文豪鲁迅先生所说，“拉大旗，作虎皮 ”看来不仅中

国有这样的人，外国也有。  

麦克少校亲手把星条旗升上以后，天才刚刚亮。他站在大楼顶上

向四周看去，整个城市如一片火海，到处的房屋燃着火，浓烟滚滚之

中，发着哔哔剥剥的声响。枪炮声连续不断，近处的街道上也看不见

一个行人。  

使馆里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甚致比任何时候都平静。大使和夫

人，还有一些重要官员都在前些日子随国民政府内迁了。而麦克也正

是在几天前被破格提升两级才戴上少校军衔的。他现在虽为使馆留守

处官员，而实际上却担任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更重要的使命。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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